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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南方，他却独自一人从广西

跑到东北立业成家；

同辈人多以农耕为业，他却迷上为

故障机器“诊脉”，一次次从蛛丝马迹里

精准找到机器的“病因”；

这个当年光着脚丫在大山褶皱里放

牛、勉强读完初中的孩子，一路刻苦钻

研，成长为一名电气调试专家，获得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他叫罗佳全，现为本钢集团机电安

装公司的电气调试高级技师。

一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大福村大

井屯，夹在广西北部九万大山缝隙间。

罗佳全就出生在这里。

罗家四个男孩，罗佳全排行第三。

大哥在生产队劳动，二哥在县城读书，弟

弟还小，小佳全必须在照看侄女、每周给

生产队放一天牛和上学间做出选择。倔

强的罗佳全竟然能全部兼顾：嫂子满月

上工，他带着侄女上学；赶着几十头牛上

山下山，小心看着牛儿别啃到别人家的

庄稼……

少年时，一门手艺无意间撞进小佳

全的心：当电工的堂哥从大山那边把电

线扯过来，家乡从此告别“油灯时代”，家

家户户安上了电灯！这件事对小佳全的

震动太大，甚至影响他的一生。“要当个

了不起的电工”，那一刻就在他心中生根

发芽。

1979 年 11 月，征兵的消息传进村。

罗佳全偷偷跑到大队报名、体检。很快，

一则入伍通知书将喜讯传遍全村。

父亲很支持，他说：“好男儿就是要

报效国家！”瘦小的母亲一路搭车，在夕

阳西下时赶到城里火车站送别。她用衣

袖拂去热泪，一把抱紧儿子：“妈妈没有

什么送给你，对不起我的孩子，到部队上

听首长的话，好好干！”

泪别亲人一路北上，罗佳全坐五天

五夜火车来到辽宁本溪。新兵训练，他

听不太懂普通话，班长同样说不标准“右

和后”，班长喊向右转，罗佳全向后转；喊

向后转，罗佳全转向右。罗佳全不服输，

央求班长夜里陪他练，一周下来终于“磨

合”成功，助全班夺得优胜红旗。训练手

枪打靶，罗佳全胳膊吊半块砖头刻苦练

习，手腕肿得拿不住筷子，终于拔得头

筹，成为出色的神枪手。

1983 年夏天，罗佳全所在部队集体

转业。面对热门岗位的就业机会，罗佳

全不为所动。部队领导不解地问：“你到

底想干啥？”

“我想学技术。还是有门手艺好。”

部队领导劝了几次，执拗不过，便

安排他去本钢工作。罗佳全入职后才

知道，电工的精细项目竟然那么多，他

索性“挨个学”。为了技术全面，他想去

学电气设备调试，电调队队长不同意：

“学调试至少是高中文化，你是初中文

化，不够条件。”主管领导便安排罗佳全

去电气设备安装班当班长，罗佳全硬是

不去。领导火了：“你要不去安装班，就

让你打更。”

“那就打更！”罗佳全真就耐下性子，

干了大半年打更。领导无可奈何地说：

“看出来了，你还挺犟。”

“我要学技术，你不让我学。”

“你文化水平不够嘛。”

“谁天生就会？学呗。”

领导被罗佳全的坚持感动了，把他

调 到 了 调 试 班 ，由 岗 位 能 手 王 忠 元 带

他。罗佳全学得认真，坚持在干中学、

学中干，单位的大小活，他抢在先、干在

前，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他参与冷轧

厂总开关站的建设，白天跟着老师傅们

学习，晚上同事们下班回家，他则从家

里 卷 了 铺 盖 、带 了 一 兜 子 挂 面 回 到 现

场，连续二十多天吃住在工地，拿着图

纸对着电气设备元件逐一研究。师傅

王忠元看他这么努力，也不回家，陪着

罗佳全吃住在现场，教他电气设备调试

本领。

十多年时间里，罗佳全拜了多位师

傅 为 师 ，学 到 了 不 同 风 格 的 绝 招 绝 活

儿。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跟刘瑞平师傅

进行外线架线作业，大雪漫天飞舞，冷风

像鞭子抽得人睁不开眼。电杆高十多

米，阴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但罗佳全

当时并不知道。快爬到杆顶时，他脚下

突然打滑，从杆顶一下滑落到杆底，肚

皮 上 的 衣 服 磨 烂 了 ，棉 手 套 也 磨 开 了

花，两手掌心磨掉一层皮。罗佳全没打

退堂鼓，强忍手掌剧痛，再次爬上杆头

作业。这件事震动了师傅，此后师傅对

他格外用心，把所有的绝招绝活儿都传

授给他。

“集百家所长”，罗佳全逐步成长为

大家公认的技术“高手”。

二

2000 年，因生产需要，本钢从外国

进口了烧结机和主抽风机。外国专家布

莱特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东北，负责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罗佳全带领全班工

人 给 布 莱 特“ 打 下 手 ”，工 作 干 得 还 算

顺利。

到了设备安装的时候，罗佳全发现

外国产的电缆附件受过潮，上面有不少

斑点，就通过翻译告诉布莱特：“这个电

缆附件受潮霉变了，不能用。”

“不可能！”布莱特一脸不以为然，还

强调他们的设备质量“非常好”，不会有

任何问题。罗佳全再三跟布莱特强调危

险性，但布莱特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无

奈之下，只能就这样进行调试。

果然如罗佳全所料，随着电压升高，

电缆接头“砰”的一声，坏了！

布莱特瞪大惊恐的眼睛，一时束手

无 策 ！ 罗 佳 全 急 了 ，要 自 己 想 办 法 解

决。“你解决不了。”布莱特断言：“在中国

买不到替代产品。从我国运来材料，重

新安装，这是唯一的办法！”

“那可麻烦了！要报关，走审批手

续，再绕半个地球运来，这得耽误多久？”

工程总指挥冯建民焦急地说。

事实上，它会影响整个工程。这个

设 备 启 动 不 了 ，高 炉 也 要 停 ，损 失 太

大了！

布莱特摊开双手：“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这样。”

“ 我 们 自 己 做 ！”罗 佳 全 的 话 掷 地

有声。

“能行吗？”冯建民问。

“能行！”

所有人都将目光对准了罗佳全。有

的信任，有的怀疑，有的半信半疑。

晚上 9 点，罗佳全一头钻进漆黑夜

幕，直奔他的工作间。

罗佳全说“能行”，是有底气的。虽

然 只 有 初 中 文 化 的 底 子 ，可 他 从 1983
年开始，先后参加了成人高中、辽宁大

学自考、本钢技校电工班、计算机班等

一系列学习课程，还多次自费到南方的

厂家学习电缆接头制作新工艺。有一

次，罗佳全得知工厂制作电缆光纤接头

需要雇请外人。他觉察到这项技术的

重要意义，便立刻行动，在冬季挤出空

闲时间，自费去上海学习。学成归来，

他一天就为工厂制作光纤接头三百多

个，节约了大笔费用。这次的项目，他

志在必得。

时间过得太快了：五个小时过去，罗

佳全刚刚理出思路。

时间过得太慢了：五个小时，仿佛比

五个月都漫长，冯建民心急如焚。

第二天早上，布莱特又催促冯建民：

“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我们国家做的东

西，他罗佳全怎么会做得出来？”

时针指向上午 10 点。终于，罗佳全

用单位的旧件东拼西凑，再加上自己的

“高招”，做出了电缆接头。

试验产品的时候，大家紧张得近乎

停止了呼吸——再“砰砰砰”怎么办？

紧张的试验完成，冯建民高兴得跳

起来：“成功了！罗佳全成功了！”

有人仍然怀疑：“不一定用得住呢。”

我采访时，这个附件已经用了二十

多年，仍在用。

小个子罗佳全成为外国专家眼中的

“技术巨人”。布莱特真诚地邀请罗佳全

上本溪最好的饭店吃饭。尽管罗佳全谢

绝了布莱特的宴请，他们的友情却更深

厚了。

三

2011 年 6 月 18 日，本钢建在丹东东

港 的 不 锈 钢 厂 正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施 工 。

突 然 ，数 千 人 紧 张 忙 碌 着 的 工 地 ，停

电了！

刹那间，所有机电设备停止了运转，

工地被迫停工。工地所在区域的普通用

电也停了，正常生活受到干扰，点不了

灯，洗不上澡。几批电力专家忙碌了两

天两夜，还是找不到病根。

天刚亮，罗佳全就被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惊醒。

那时，罗佳全刚刚完成一桩紧急抢

修，天快亮才回来。电话里，电调队队长

仲聪林说：“佳全，知道你太累了，可集团

领导点名让你去一趟东港，那里都停工

两天两夜了。”

罗佳全赶紧去班里交代一下工作，

带 上 工 具 ，匆 忙 驾 车 两 百 多 公 里 奔 赴

东港。

工地的检修人员介绍情况，判定故

障点可能在靠近供电区域的地方。他们

反复查找，怎么也找不到具体位置。

罗佳全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决定

从电缆的另一端入手。他叫上搭档，带

上脉冲检测仪，向前方一指：“我俩到那

里查一下。”

在此之前，抢修人员已经仔细查看

了千余米电缆。罗佳全手指的地方，他

们已查过多次。

二人开车前行。罗佳全说：“我们现

在往前走，我让你停车你就停车。”车子

进入不锈钢厂厂区内，罗佳全突然示意

停车：“大概在这个地方。”

“不可能在这儿，我们都找完了。”现

场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

罗佳全委婉而礼貌地说：“你们连续

干了好几天，太累了。我刚来，我干一会

儿吧。”

罗佳全的身后，数千人的工地此时

一片寂静，他眼前的一片芦苇荡却绿浪

翻涌。罗佳全将目光锁定在那片苇叶荡

漾的地方，对搭档说：“请指挥部调个抓

钩机来，带斗的。”

两个人坐进抓钩机，轰隆隆开进芦

苇荡。罗佳全从容指挥抓钩机钩头伸进

芦苇荡边的水沟里，向下挖。

人越聚越多，他们都是几天来昼夜

查找电缆故障的电力专家和技师。这个

摇头，那个叹息。有人甚至背过身去，要

“另寻出路”……

在场的所有人，只有罗佳全一个人

“固执己见”。

抓钩机斗牙向下，插进泥土。挖一

下，没有。再挖一下，还没有。也不知挖

了多少下，抓钩机斗再次抬起时，罗佳全

兴奋起来，指着沟底道：“找到了！”

人们惊奇地盯着抓钩机刚刚挖过的

地方。众人注目处，受伤缆线豁然呈现！

“老罗太厉害了！”

“神啦！”

人们欢呼起来，赞不绝口，把罗佳全

团团围住。

工地上的领导竖起大拇指，赞扬罗

佳全：“急难险重冲得上去，关键时刻能

解决大问题！”

四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罗

佳全对此不屑一顾。

仲聪林告诉我：“罗佳全给年轻人传

授技术，真的是毫无保留。新来的大学

生问什么，他都会认真教。咱们单位一

线的职工，几乎个个都被他传授过技术，

他带出的徒弟个个出类拔萃。现在他的

徒弟，不少已经到领导岗位和技术管理

岗位挑大梁了。”

“苗子再好，没有五年以上时间，也

培养不出一个好的调试工。”罗佳全的

徒弟李天会深有感触：“师傅手把手教

我 ，边 干 边 讲 解 ，然 后 才 指 导 我 上 手

干。一有空闲时间，师傅就结合现场实

际，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电气调试的每

一 个 细 节 。”如 今 ，罗 佳 全 的 徒 弟 李 天

会、焦春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许多徒

弟都在技能上有了质的飞跃，成为电气

调试能手。

罗佳全自己也从未停下学习的脚

步。他把工资省下一大块用来买书，把

居室腾出一大半用来摞书。有一次，他

带领徒弟去沈阳学习，出发前腰椎间盘

突出的毛病犯了。他从家里碗柜拆下一

块木板，垫在身下继续开车前往。听课

时疼痛难忍，他几乎站着把五天的课程

学完。徒弟李天会眼含泪水对师弟们

说：“师傅快要退休了，还这样拼命学习，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呢？”

罗佳全创造了奇迹——他以初中文

化的单薄底子，被破格评为高级技师，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

国劳动模范等荣誉，成为技能专家、领军

人才。

今天的成就背后，罗佳全下了多少

功夫，外人很难想象。他的左手小手指，

因为常年以相同的姿势拧螺丝，已经落

下病根，平时也只能弯着。

如今，罗佳全在行业里已有所成，却

一直不忘初心，心系本钢，心系祖国。

单位派他去外国调试援建项目，他

在那里遇到一名商人。商人见罗佳全人

好、技术精，开出十倍薪酬让他留下，罗

佳全果断拒绝。国外一家炼钢厂开出的

薪 水 高 得 令 人 咂 舌 ，罗 佳 全 仍 不 为 所

动。挖他的人踏破门槛，罗佳全一一答

复：“我哪也不去，我要永远扎根在本钢、

扎根在中国。”

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罗佳全现

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动得热

泪盈眶。 2021 年，他又摘得“中华技能

大奖”。

今天的罗佳全，虽然接近退休年龄，

依然白天一头扎进工作现场，直到夜幕

降临；或者，披星戴月起程，在夜色里迎

来又一个充满期待的黎明……

上图为辽宁本溪城市风光。

影像中国

“大工匠”是这样炼成的
刘国强

冬日，贵州省毕节市的龙场镇，淹

没在一片浓雾中。我们乘车穿过厚厚

的 雾 层 ，直 奔 一 个 叫 余 家 沟 的 油 桃

基地。

因能见度低，我感到车在浓雾的

簇拥下，仿佛一直在往下“飘”。驾驶

员是一个壮实的汉子，皮肤黝黑，越野

车在他手里开得十分自如，即便在窄

窄的产业路上行驶，也毫不影响穿行

的惬意。余家沟油桃基地建在一条狭

长山谷的缓坡上，山谷的落差大，从两

千五百米一下子降到一千六百多米。

伴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同行者中已

有人出现了轻微的耳鸣。

下车了。回 头 看 去 ，来 路 如 练 ，

曲曲折折地挂在山腰，浓浓的雾层也

被我们抛在山顶。余家沟的山谷有

四 公 里 长 ，深 四 百 多 米 。 由 于 落 差

大，适宜多种水果生长，可谓一山有

四 季 、四 季 果 不 同 。 对 面 的 几 个 山

头，早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连缀成

片，像一盆浓墨刚被山风掀翻，恣肆

地泼洒在山上，古意苍苍，巧妙映衬

着这边疏落有致的果林。

我们要顺着一条不规则的小道前

行 ，才 能 真 正 贴 近 余 家 沟 的 油 桃 基

地。走进果林，有三两户人家隐在几

丛茂密的芭蕉中，石头围墙，炊烟袅

袅，几只鸟儿围着柿子不停地鸣叫。

人刚走近，鸟儿“扑棱扑棱”全部离枝

飞走，几条漂亮的弧线一齐向对面的

密林滑去。

冬闲人不闲，果农们正忙着给油

桃树修剪枝条。油桃树不高，站在缓

坡的一面就可以操作。五十八岁的邓

中保是村里公认的果树种植能手，有

一手令人叹服的修枝绝活。他右手握

剪，左手理枝，“嚓嚓嚓”的声音响过，

直长的突长枝被剪去，留下了侧生的

结果枝。一排排油桃树疏密有致，高

低相间，每棵油桃树在一米多高处，就

开始分叉成三根枝干，往三个方向斜

斜伸展，遒劲而精神。我说，这真像一

个个掌心向上的兰花指。正忙着的邓

中保听后立即纠正：“这种统一修剪的

形状叫开心形，采光好通风好挂果多，

我们就把这片果林叫开心林。”开心

形，开心林，“开心”是说油桃树，也在

说果农。

油桃不是龙场镇的传统水果。上

世纪 60 年代初，龙场镇是贵州建设的

主战场之一。一批一批的解放军战

士、工人、工程师，在龙场镇修铁路、凿

隧道，奋战近十年。 1966 年，一名山

东沂蒙的战士探亲后回到龙场镇时，

带来了十多株故乡的油桃树苗。这些

油桃树苗从革命老区穿山越岭来到这

里，扎根泥土后，很快发芽生枝、茁壮

生长。三年后，鹅蛋大的油桃挂满枝

头，红得喜人。放在嘴里一咬，脆脆的

甜甜的。就这样，油桃在龙场镇安了

家。但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家家结

出的油桃不再油亮鲜红了，味道变得

苦涩偏硬，个头从鹅蛋变成了鸡蛋。

大家没有在意油桃的变化，认为反正

是天然结的果，又不是山里人的主粮，

便由它去了。

本世纪初，当地政府进行产业结

构 调 整 ，盯 上 了 被 冷 落 好 些 年 的 油

桃。政府请来果树专家到镇里举办

油桃栽植培训班，邓中保就是第一批

学员。技术人员蹲点余家沟，指导群

众开沟起垄、按时施肥、嫁接修枝、杀

虫挂袋。技术跟上后，油桃年年获丰

收。脱贫攻坚期间，油桃成了龙场镇

当仁不让的主打产业。随着农旅一

体的开发，春赏花秋摘果，余家沟成

了远近游客的热门去处。成熟后的

油桃脆而红，保鲜期长又便于运输，

是果农们网售最走俏的水果。深圳、

上海、天津……这些曾在村里人看来

很遥远的城市，开始频频出现在果农

的订单上。

邓中保指着身边一棵油桃树说：

“这棵已栽了四年，去年开始挂果就结

了四十多个。”谈起油桃，邓中保兴致

很高：“我家栽有油桃十亩，去年受冰

雹影响，还有六万多元的收入。”谈话

间邓中保的电话响了，他与对方大声

对话，在场的人都听得见，是邻组的一

名果农请他去指导剪枝。挂上电话

后，邓中保向我们挥了挥手算是打招

呼了，然后跨上摩托车，一骑绝尘地疾

驰而去，转了两个山弯后，就看不见人

影了。

我们继续沿着山腰的产业路往前

走。这条产业路不再像入山时那么窄

了，而是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下车

后我们往坡下看去，满山的“开心林”

尽在眼底。油桃树层次分明，一直延

伸到谷底。“开心”的造型，酷似一张张

仰天大笑的脸，笑得奔放，笑得逼真。

村干部抬手一指：“往前走还有成片的

梨树、石榴、苹果。阳春三月，这里各

种果树的花争相盛开，那阵子游客多

得很。你们看，前面的工人正在抓紧

时间修观光道，为明春举办桃花节做

准备。”

三月不远，我已与山谷里的每一

棵桃树约好，当第一缕春风来到这里

时，我会来看满山绽放的朵朵桃花，看

这里果农们春天的笑脸。起风了，风

掠过果林的声音起伏有韵。侧耳细

听，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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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沟初春风光。 何 欢摄


